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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想象力
■许仙

■余毛毛

五月鸟鸣

乡思如碧草
■任泽建

在石塘寻找大奏鼓

■王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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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云祥

开封府里的沉思
前不久，去河南开封市考察。古

时，开封府号称“天下第一府”，因为许
多朝代都建都于此，故此开封也称京
都。但现在的“开封府”，只不过是开封
市里象征古代清官“执法如山”的一个
名胜古迹罢了。

国人对开封府最熟悉不过了——
历史学家说，开封，历史悠久。这

座隔着省城郑州、与牡丹之城洛阳遥相
呼应的城市，在古代称谓很多，大梁、汴
梁、东京、汴京等等曾经都是其名其号，
自建城至今已有 2700多年的历史。战
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
后汉、后周，北宋及金等七个王朝曾先
后在开封建都，故称“七朝古都”。

经济社会学家说，开封，自古繁
华。诗曰：“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
帝王州。”他们就是这样盛赞“汴京富丽
天下无”的物华天宝之地的。我们翻阅
宋朝历史，也会感受到作为全国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中心的开封，其“人口逾
百万，货物集南北”的盛况，是那样的繁
花似锦。

当然，文人墨客们更会说，开封，文
化灿烂。别的不说，光是中国十大传世
名画之一的国宝级文物《清明上河图》，
就足见开封中原文化的至高地位了。
这幅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由北宋画
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
的就是这座古城在北宋时期作为国都
的繁华盛景。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构
成要素之一，总是反映物质生活，在这
幅宽 24.8厘米，长 528.7厘米的长卷风
俗画中，画家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

生动地记录了中国 12世纪城市生活的
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绘画
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开封街上，此画
的复制品比比皆是，有心人若去细数画
中人、物，就会发现，在 5米多长的画卷
里，有各色人等 550多个；牛、马、骡、驴
等牲畜 60余匹；车、轿 20多辆；大小船
只20多艘；而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
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然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开封
的了解，乃是源于执法如山的“包青天”
包拯。“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
奸”，这句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词，多少
人耳熟能详；“开封府有人将你告，你先
打官司后上朝”，京剧《铡美案》中的这
句唱词，令多少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一代廉吏、北宋清官、百姓青天，就
是这样以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
无私、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的形象，在
民间广为流传，深受一代又一代老百姓
的崇敬。

我也是带着对包公的无限崇敬之
心，来到开封府的。

从碧波荡漾的包公湖东面徐徐行
来，北侧之处，威严的开封府迎面而立，
跃然入目。那碧水盈门、白云飞渡、亭
台轩榭、雕梁画栋的建筑，给人一派庄
重、古朴、典雅的感觉。进入开封府，脑
海早就翻江倒海了，这是包青天执法
如山审理案件之地吗？这是让老百姓
鸣冤叫屈、有冤可诉，令奸贼恶霸心惊
胆丧、魂飞魄散之所吗？开封府院内
并排摆放的三架铡刀，就是当年包青
天“怒铡陈世美”“挥泪铡包勉”的正义

化身吗？
举目望去，威严凛然的包公塑像

下，游客纷纷扮作包大人，拍照留影，大
概是想过一过“清官瘾”吧。与我同来
的一位村支部书记、一位村委会主任，
在大家的撺掇下也换穿了包大人的官
袍，戴上了包大人的乌纱帽，让人拍起
照来。他俩是先进村里的领头雁、带路
人，借用古代的说法，是最基层的“父母
官”，而今头戴乌纱，身着官袍，一派“执
法如山，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形象！

看着一个个“克隆”包拯，我的思绪
沉重起来了。游人喜扮包青天，说明对
忠臣清官，心向往之。假如，旅游路上
有严嵩、秦桧等奸臣贪官的“卖点”，又
有哪个游客会去扮演他们呢！不过，君
知否，北宋为什么会出包青天，而从历
史上看，北宋为什么奸臣最少，忠臣清
官最多，这与那时的吏治制度良好大有
关系。你看，在开封府大殿的墙壁上刻
有大宋真宗皇帝对文武百官的七条

“戒谕”：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
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
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
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
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
实效，勿竞虚荣。五曰明察：谓勤查
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
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
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
谓求民疾苦而釐革之。
七条“戒谕”，即可管见
宋朝良好的吏治之一
斑。

这与当今要求党员干部“德才兼
备”“清正廉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服务群众”，是何其相似。然而，几年
前的某日，这里竟曾发生过“五农妇开
封府递状‘包公’申冤”的真实一幕，令
人产生“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农妇们的状纸，宋朝的包青天自然
是无法接收了；有关部门的公仆不知有
否接收，至今有否审理，不得而知。我
踏着碎步，徘徊在庭院深深的开封府时
光里，时而低头沉思，时而仰天遐想，时
而浮想联翩，时而触绪成章。千言万语
化一愿，神州处处有青天！

阳台上的麦子，快要成熟了。麦粒
一天天饱满，剥开，还是早年的样子：乳
白，尝尝还有淡淡的清香。这算什么？
把麦子种下来，把一种乡情乡思留下
吗？“偶尔梦中成故事。”梦不可靠，但眼
前的景才是实实在在的。

此刻，北方大片的麦子刚刚出穗。
望不到边的麦田在等待春雨浇灌，等待
阳光洒布，等待乡亲汗水的伺候。

断断续续，我在阳台种麦子，已经
有十多年。这当然得益于我有一个大
大的阳台。以前的住宅，顶楼是阳台，

光照好、通风，而且不会受什么打扰。
邻居家种了各种瓜果，也有丰硕的收
获。我种得多而杂，比如：麦子、韭菜、
南瓜、向日葵、山药、萝卜、何首乌等。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栽种的充实，并
一点点体会所有的付出和所有的回报。

栽种让我充实，让我静下心来，更让
我不敢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乡思如碧草，
一夜雨中生。每当看着自己打理的各色
花草，碧绿葱郁，繁花似锦，心里无端的欣
喜。感觉离故乡离亲人又近了些。

几年前，再次乔迁，拥有了一个更

大更方正的阳台。花花草草自不必说，
但种些粮食菜蔬还是我最感兴趣的。

去冬的豌豆，不经意间也开花，花
如蝶，色翠美，嫩嫩的豆被鸟儿争食。
茶树又是另一番景象，早春萌芽，煞是
可爱，叶片绿得淡黄，娇小怯怯。摘一
片含在嘴里，品着山野之味，虽然没有
东坡先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
试新茶”的意境，但生出“夜后邀陪明
月，晨前独对朝霞”的趣味。

这个春季，又开始大规模栽种，西
红柿、茄子、白瓜、南瓜、番薯等，我还网

购了来自山东的黄瓜苗，来自广西的香
蕉苗，仔细种下，期待不久就可以赏花
品果。江南多雨，对于植物亦喜亦忧。
好在阳台上最富裕的是阳光、微风，还
有不知名的鸟儿，从早到晚，上下雀跃。

我爱它们，从不担心收成。如同梭
罗喜欢他种下的豆子，露水和雨是他的
助手。栽种并不是为了果腹，也不是为
了生存实验，更没有上升到哲学体验的
意思，但点点滴滴都化为对过去生活的
依恋。过去未必美好，只是人的一种通
病吧。

我问安民兄静坐的法门。
他呲牙笑道：坐就是了。
坐下时，万千心思纷至沓来，万千

声音响彻，有如万马奔腾，比睁眼时还
要喧嚣，哪里称得上“静”？我问。

任它来，就像白石任凭水流过，就
像山岗任凭月照亮，就像旷野任凭风刮
过。水过之后，石头更圆润；月亮过后，
山岗更静美；风刮过后，旷野更辽阔。
不要试图阻止，你能阻住风吗？你砌了
墙，风会一直赖在屋外，不断敲你的窗，
扑你的门，怒你的心，不如索性睡在星
光下的旷野，让它们自由来，自由去。
安民答。

眼一闭上，有限立即成为无限，时
空的禁锢被黑暗消解，人如鸡子，悬浮
于无垠的宇宙时空中。许多事，过去
的，现在的，未来的；许多情，有恩的，有
隙的，已尽的，未完的；许多人，古代的，
当代的，见过的，未见的；许多想法，可
行的，玄空的，可笑的，肃穆的，都一一
来到心里，仿佛大风里的萤火虫，闪闪
烁烁，明明灭灭。都带着声音，那声音
是极喧嚣的，因为它们在心里；那声音
又是极寂静的，因为它们在心里。它们
纷纷扬扬，它们喧喧嚷嚷，它们争先恐
后，此刻我的心，仿佛成了宇宙中唯一
的光源，而它们则是逐光的万千飞虫。
心乱至极，烦躁至极，眼一睁开，万千幻
象瞬间寂灭，心也似乎平复下来——然
而，它们果真就寂灭了吗？没有。

它们是虚幻的吗？当然是。它们
无形无质，随心念起，随心念灭，不可触
摸，不能直播，不能显象，它们是真真切
切的“空”。它们仅仅是虚幻吗？当然
不是。身体是意念的植株，纵使意念来

自外太空，来自虚无，来自无何有之乡，
它们栖居其上，就必定带着这株植物的
气息，带着这株植物对世界特有的感
知。这些虚幻，都与它们栖居的身体有
关，都提炼自身体的感知，身体的爱恨
情仇，身体的愚痴慧省。它们都曾经有
温度，有泪水，有欢愉，有感动，有活泼
泼的喜怒哀乐。它们看似远去，其实都
在虚空中，在“心”上，它们是真真切切
的“有”，真真切切的“色”。它们不会因
为置之不理而消失，却会因为置之不理
而错过。

静坐，或静卧，不排斥一切虚空里
的喧嚣，不埋没那些珍贵的虚空。他来
由他来，清风拂山冈。他往任他往，明
月照大江。它们来了去了，似乎什么都
没留下，而天空更净洁，而大地更简肃，
而溪流更水落石出。它们都是微凉的
火，温暖曾经的寒冷，降温现在的炎热，
燃烧仇恨，点燃遗憾的信笺。它们是太
上老君炉中的三昧真火，慢慢修炼我们
的心，让空不再是空，让色不再是色，让
一切过去的都过去，让一切过去的都在
——只是趋向安宁，趋向春芽萌蘖时，
那美好的生长之声；趋向秋叶慢落时，
那静美的飘摇。

庆山如此解释她的作品《眠空》：
“是某种生发、循环、分解、消释。这些
文字对我而言，如同把一枚铁钉敲入岩
石，缓慢、坚定、持续、深入；也如同把一
封书信投入大海，随手撒落，没有目
的。它们是内心的一种知觉和清理。”
深获我心。

在喧嚣中睡去，在睡去中以喧嚣为
薪，燃空，生成，每一刻都有崭新的自
己。

“他来了。”民宿老板对着游泳
池方向说。那个方向是大海。民宿
建在山腰，而游泳池建在屋顶。我
们半躺在泳池边上的白色躺椅上，
同样是屋顶，从游泳池碧蓝的水面
望出去，就是大海。实际上这中间
隔着陡峭的山坡。山坡上散落着无
数的民居。我想象着这些民居屋脊
上压着的那些彩色条石——许多年
前，中央电视台就此拍摄了一部《东
方巴黎圣母院》的专题片。

“他来了。”民宿老板又说了一
句，“进去吧。”他带头从躺椅上起来
走进玻璃房。我们刚刚还在聊下面
那个金沙滩。我说这上面本来有一
条被人遗弃了的渔船。他说他记不
得了。

我跟在他后面。我们坐在玻璃
房里面的沙发上。服务员为我们泡
上了两杯茶。外面的景致还是老样
子，极目出去，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矗
立在斜对面山崖后面的曙光纪念碑
——是为人类进入新世纪而立的，
那可是经过世界权威认证的第一缕
曙光。有阳光，但此刻都快中午了，
再说，新世纪过去都 20多年了。这
时，我的手机响了。“我马上到你那
了，中午吃个饭。”这是一个 30多年
没见面的朋友，然而电话里面的语
气好像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我说我
在石塘。他在电话里面笑起来：“我
也会到石塘的。你等着。”放下手
机，我看到玻璃外面似乎挂了一层
白纱。

来电话的朋友是温岭石塘当地
人，当过文化馆馆长。30多年前，省
里的一家文学刊物在石塘开笔会。
当时海上走私非常厉害，那些渔民
的渔船上经常会夹带着走私物品，
里面有男人的西装、女人的内衣，有
手表录音机也有唱片磁带以及色情
扑克。那个晚上，我们几个初出茅
庐的年轻人缠上了他。他带着我们
在岛上的盘山路上四处游荡，我们
去了码头、小卖部、修理店。他鬼鬼
祟祟地与那些当地人说着当地话，
像一个黑帮老大。那个晚上我们一
无所获。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出来

的时候，我们都像是做了个梦。白
天，我们重新沿着那条路竟然找到
了一个不大的沙滩。那个沙滩上确
实趴着一条被人遗弃了的渔船。渔
船前面散落着一些老妇人。这些老
妇人穿着怪异的服饰，脸上涂着夸
张的脂粉，手上还拿着各种古老的
乐器。他们嘴中念念有词，手上的
乐器发出各种声音，但节奏一致。
海浪退在不远处那只被遗弃的渔船
后面“哗哗”地翻卷着，那是一种背
景音乐。他们几乎是与海浪一起随
着节奏舞动着，全然没将我们当成
观众。他们光着脚仰头向天，完全
沉浸在自己的一种冥思异想中。我
记得自己曾经特别关注到舞者的光
脚板，这光脚板太大了。我质疑这
些光脚板主人的性别。“男的，全是
男的。”他告诉我们。原来，他是以
当地文化馆馆长的身份组织了一场
观摩，让我们欣赏到了当地几近绝
迹的渔区民俗舞蹈《大奏鼓》。那
天，我们就舞者的性别、服饰、妆容
以及手持的乐器，漫无边际地寻找
他们的来处，然而始终不得要领。

“你是说大奏鼓？过年时看到
了，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跳着统一
的舞蹈，领头的还穿着陕西汉子的
服装，光着膀子……完全不是我记
忆中的样子。你说的那些只是印在
了书本上，有人还做成木偶布娃娃
在景点出售。”民宿老板端起茶杯，

“那些东西似乎已经定型了。”他喝
了一口茶，眼睛看向远处的曙光碑，

“你看，他来了。”我循着他的话语看
去，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浓雾
遮掩，大海、港口、曙光碑、金沙滩都
看不见了，连外面屋顶的游泳池也
不见了，只看到我们刚刚躺过的白
色躺椅，像两条白色的飞毯漂浮在
雾海中。

“太美了！”我惊叫起来。刚刚
的回忆在瞬间消失，但又在瞬间被
连接上。“确实很美。”民宿老板说，

“只是美好的东西总是难以保留。”
我看着被遮掩在浓雾里面的一切，
心想，他难道说的是我记忆中的大
奏鼓？

五月里，几乎所有的鸟儿都在开口
鸣叫，不是因为爱情而歌唱，就是因为
宣示领地主权而发出威吓声，天空中充
满着喧哗与骚动。如果你有一个合适
的地方，比如说在我的家里——它面临
伟大的长江，在长江下游离入海口 630
公里处，离江面的直线距离只有 100来
米；又在城乡结合地带，江滩上全是荒
草和树林，有水、有虫子、有草籽……总
之食物和环境都能满足不少鸟儿；我的
房子又在高高的 30层大楼的顶端，那
么你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当
然，你不可能长期住在我家里，我家太
小，你来做几个小时的客也听不到什
么，所以这五月的鸟鸣，只有我来说。

首先是斑鸠，它是叫起来声势最为
浩大的鸟儿。斑鸠的生命力最为顽强，
它一年四季都能繁衍生命。但在五月
里，它们最为躁动，早上 5点来钟，躺在
床上，就能听到它们滚滚如春雷的声音
从远方向你奔来，那真是一支势不可挡
的鸟鸣军队。再就是布谷鸟，它在每年
4月 28日至 5月 2日之间到江滩，这是
我 5 年来记录它们初鸣得来的结论。
它是叫声最为坚定的鸟儿，一天 24小
时，它几乎要叫 20个小时，“布谷布谷
—布谷布谷”，斩钉截铁的八声，毫不拖
泥带水。多情的人类以为它是来催人
劳动的，其实它是在召唤配偶和威吓对
手，它有它生活的逻辑和理由。叫声最
为凄凉的鸟儿是噪鹃，它的声音悠长、
尖细、凄凉，总是让我想起祥林嫂，向人
们诉说着她失去孩子的哀伤和不幸，听
多了，我都不爱听了。叫声最为莫名其
妙的是喜鹊，它常到我家的露台来，“嘎
嘎”叫几声就飞走，它的声音不拐弯不

起伏，你很难揣摩出它叫声的意义，感
觉它就是为叫而叫，就是为了刷身为鸟
类的存在感，或是故作深沉。叫声最为
焦灼的是灰头麦鸡，它总是边飞边叫，
有时一只，有时两只，有时好几只。它
的叫声非常让人着急，不明白它们为何
那么烦躁不安，让人也心急火燎的。叫
声最为温柔的是燕子了，它们四月就来
了，到五月的时候，它们成群结队飞舞
在我家露台的天空。天气好的时候，我
坐在露台上喝茶，聆听它们从天空撒下
的温柔而细软的呢喃，心中充满着甜
蜜。叫声最为安慰人的是白鹡鸰，它那
么小，整个身长都没我的巴掌长，居然
也能飞到我家高高的露台来。它的叫
声听起来就像是“别急别急……”。每
次听到它的叫声，我都在心里说：“好
的，不急！”是啊，有什么可着急的呢？

以上这些鸟类都是能轻易辨听的，
因为它们的声音都很单一。那些叫声
繁复的鸟儿：八哥，乌鸫，鹊鸲，北红尾
鸲，山雀，伯劳，椋鸟，白头翁，黑脸噪
鹛，林莺……它们我都见过，都能叫出
多变的声音，每种都有几十支曲子，单
是听声音你是不能确定它是什么鸟的，
你必须到树林、到草滩、到村庄、到公
园、到江边……总之要到户外，耐心守
候并运气好，这样你才能看到它们，才
能确定它们是哪位歌手。它们其实才
是五月鸟鸣的主流和灵魂。它们从春
天开始陆续鸣叫，最终在五月这个盛大
的舞台上集体高歌，不做它们的听众和
观众，才最是可惜。五月之后，它们开
始沉寂，而我们开始怀念五月并期盼另
一个五月。有五月，有鸟儿，生活才总
会有期待，心灵才总会不寂寞。

这件事我至今没搞明白，我就是想搞
个明白。

这儿有十七八座山，松松垮垮地聚在
一起，犹如貌合神离的一大家子。居中那
座山最高，就是船顶山，海拔九百余米。
顾名思义，船顶山形同船顶。错！那是因
为山巅高举一条石船，从远处或其他山峰
上眺望，石船遨游云海之上，仿佛天外来
客。船顶山要我说，改叫“顶船山”或“山
顶船”更为确切。倘若巨型石船是天成
的，那倒也没什么，大自然鬼斧神工，天地
之间没有它玩不转的东西。但问题是人
为的。据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县志记载，明
天顺四年，县丞王占山为颂扬先人的丰功
伟业，下令百名石匠雕凿，历时年余，落成
之日举行纪念仪式，盛况空前。这是我能
找到的有记载的最早县志，有关船顶山的
由来，也就这么寥寥几句。至于先人到底
有何“丰功伟业”，却不曾提及一字。

在这本老县志的文化版块，有关“船
顶山”，还有两条传说。一条是说船顶山
下的花坞村，有位信善的富翁，某夜梦遇
仙人。仙人告诉他，当地即将发生大灾
难，并授予急救之法。富翁惊醒，百思不
得其解，却心有悸动。但他转而一想，咱
家不差钱，不可信其无。明儿个天亮，他
就差人找来当地所有木匠，也就三四人；

又招来不少帮工，催他们设计的设计，伐
木的伐木，双管齐下。大家瞪出牛眼乌
珠，盯住他不动，都以为富翁疯了！在这
偏僻山村，群山环绕，连条小河都没有，造
船做什么，放在家里当摆设吗？那也得有
个摆处呀。富翁急得跳脚，时间紧迫，他
立马把工钱翻了一番，众人乐坏了，有钱
人就是任性，咱还是赚钱要紧。

附近村庄的人，听说了这桩奇事，纷
纷赶来探个究竟，发现是真的。消息一传
十，十传百，方圆五十里，谁不来花坞村目
睹一二就算落伍了。曾几何时，富翁成了
长舌婆，不厌其烦地告诉来人，八月初八
日，他将大船拉上最高那座山的山顶。那
时候山都无名，只能以高矮而论。这个消
息就更奇葩了。谁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当
笑话听的。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想，富
翁大概钱多闹得慌，都脑子进水了。半个
月时限，大船如期完工。第二天初八日，
蒙天亮就有赶来花坞村看热闹的，大亮时
早就人山人海；出发前，富翁撒钱如撒豆，
但凡捡钱之人，必须上山帮忙。那个折腾
呀，众人轮番上阵，天黑时分，终于将大船
拉上山顶。所有人都累瘫了，个个倒地如
僵尸。也就是这个时候，狂风骤雨倏然而
至。天哪！这是老天塌了一角吗？整整
一周大雨倾盆，等到雨过天晴，大家下得

山来，山下哪里还有村庄呀，只有汪洋一
片。

另一条是说，山里突然瘟疫蔓延，眼
看就传到花坞村了，有位富翁雇了全村
人，搬运货物，扎居山顶，以打造大船为
名，将村人留在山顶三个月，瘟疫过后，方
才回村。

这两条传说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个说
法而已。在我看来，前条富翁既知灾难将
至，何必大费周章造船，太过噱头，直接劝
人上山便是；后条更站不住脚，在山上造
什么不好，非得造没任何用的船？再说疫
情期间，整个村庄要是被人洗劫一空，保
了命也同样活不下去。防疫未必要上山，
在村里同样可以，比如封村。另外，两条
传说开篇都是“很久以前”，到底久到什么
时候，无法考证。如果清楚确切年代，查
阅史料便可知当年是否发生过灾难或瘟
疫，来印证传说的真伪。像这样的传说，
出现在后世，完全可以编个中国式的“诺
亚方舟”，甚至外星人到访地球的故事。

最近 20余年，我三上船顶山。第一
次是船顶山旅游开发前期，应邀为游览线
路上的十八处景点命名，以怪石形态和风
景特色，取个引人注目的名字，再编上离
奇的故事。我们在船顶山村也就是原先
的花坞村呆了半个月。在这次活动中，我

结识了擅长编故事的老作家半文，他七老
八十了，依旧十分健谈，满腹故事，事后被
聘为旅游公司的顾问。景区有了故事，就
有了文化底蕴，我自嘲作孽。第二次是县
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重上船顶山，好吃
好喝，事后写篇软文见报，算是为该县的
旅游事业助力。第三次是最近，旅游公司
举办首届全国征文大赛，我是评委，同时
也是征文汇编的《船顶山奇迹》和现有故
事汇编的《船顶山传奇》两本书的主编。
老作家半文已经作古，要不然，主编理应
由他担当。在传奇一书中，就有七八个故
事出于他的手笔。

在审编过程中，我跑了不少地方，像
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和县文化馆等等，寻
找有关船顶山的历史资料。这两本书作
为旅游公司乃至县里的文化铸魂项目，我
想对船顶山的由来，在序言中有真实可
信、有理有据的阐述，以正视听。但是，如
上面所述，奇迹是人创造的，但这个“创
造”就怕来自文人的想象力。日前，我看
到一则消息，说印第安人曾经拖着 36吨
多的巨船在陆地上行走，并越过大山。这
个事实令人震撼，也让我看到一线奇迹的
光芒，在此恳请知情人士提供佐证。

■董改正

眠空


